
历史仇恨如何影响巴以冲突？
—专访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范鸿达

迄今巴勒斯坦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它仍然深处以色列的控制之下。比如加沙长期以来被以色列严密封
锁；西岸地区则是遍布犹太定居点，以色列军方仍然控制着巴勒斯坦与约旦的边界。

文 ∣ 本刊记者 王小豪

时间里，巴以双方已经发生 5次战争，矛盾没有消弭，

宿怨却越积越深。这场最新战事，既是过去仇恨累积

的结果，又在创造新的仇恨。此次巴以冲突促使我们

理解这样一个问题：仇恨如何作用于战争与政治？

为此，南风窗专访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教授范鸿达，就当下时局、双方冲突的历史、仇恨

的形成以及矛盾的根源展开对谈。

未停的冲突

南风窗：巴以冲突进行到现在，经历了交战、停火、

再交战的过程。你怎么看待目前双方对待战事的态度？

范鸿达：在我看来，以色列有三个非常清晰的

作战目标。其一，是彻底消灭哈马斯的武装力量；其

二，带回所有被哈马斯掳走的人质；其三，让加沙不

再成为以色列的威胁。因此，我认为以色列在完成这

三个目标之前，不会停止战事。哈马斯的诉求同样明

确，愿意以放弃所有的人质为条件换取停战。然而这

个要求已经被以色列方面拒绝，因为以色列的决策者

认为，此时停战，意味着哈马斯的战斗力量仍然存在，

今后仍会对以色列造成威胁。因此我认为，这场战争

过后，以色列应该会谋求加沙地区的非军事化，这可

能是以色列的底线。

南风窗：你曾表示，这次的巴以冲突和往常不一样，

具体不一样在哪？

范鸿达：在10月7日看到当天加沙武装组织进

入以色列境内，对包括平民在内的人士进行了无差别

杀害、袭击和作为人质带回加沙，以及以色列对加沙

宣战的消息后，我的第一反应是这绝对是一次与以往

不同的加沙—以色列冲突和战争。

第一，单就10月 7日加沙武装组织对以色列的

此次巴以冲突以针对平民的袭击开场，这在讲

究战争合法性的现代社会是一件极不寻常且危险的

行为。为了发动战事，哈马斯不惜将自己抛入不义境

地；针对平民的袭击取得的胜利，也得到了巴勒斯

坦民众的欢呼和支持。作为对袭击的回应，以色列

采取了猛烈的报复行动，甚至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

不惜冒着引发人道主义危机的指责，对加沙地区进

行全面封锁，将战事的烈度推向新的高度。

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哈马斯的狂热和以色列的愤

怒？除了切实的国家利益之外，“仇恨”也是一个值

得观察的切入点。在以色列建国以来短短几十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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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行为而言，它不仅是暴力的，也带

有非常明显的恐怖主义色彩。在当天被

加沙武装杀害的约 1200 名以色列境内

人士中，大部分是包括婴儿、妇女、老

人在内的平民，被作为人质带回加沙的

241人中的绝大部分也是包括外国人在

内的平民。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如此

大规模的残酷攻击和杀害，这不是暴力

和恐怖主义又是什么？这次的加沙—以

色列冲突的升级导火线与以往不同，它

是加沙武装首次进入以色列境内采取大

规模行动导致的。

第二，在遭受10月 7日那样的攻击

后，但凡对身居以色列的犹太人有一点

点了解的人都应该会知道，以色列一定

会对加沙进行有史以来最为猛烈的报复

和打击，至少哈马斯的军事能力将会被

摧毁，其他加沙武装组织也会遭到此等

命运。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打击一定会

造成那里人员的大量伤亡，这自然会把

国际社会的视线从10月 7日的加沙武装

袭击转移到悬而未决的巴勒斯坦问题上。

事态一旦发展到这个阶段，近年来

已经享受到和解潮红利的中东一些国

家，在本来就不满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问

题上的态度的基础上，会反对以色列对

加沙的持续战争。在国际社会，以色列

也将会迅速从10月7日攻击的受害者，

转变成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恃强凌弱者，

但以色列会坚持自己的前一身份。因此，

国际社会将因为本次加沙—以色列战

争而产生比以往更为明显的意见分歧。

仇恨作用于现实

南风窗：巴以双方冲突不断的根本

原因是什么，为什么难以达成和平的局面？

范鸿达：巴以冲突和其他很多国家

间冲突不同。迄今巴勒斯坦并不是一个

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它仍然深处以

色列的控制之下。比如加沙长期以来被

以色列严密封锁；西岸地区则是遍布犹

太定居点，以色列军方仍然控制着巴勒

斯坦与约旦的边界。

而且，在军事力量上巴勒斯坦和以

色列严重失衡，如果正面对抗巴勒斯坦

对以色列构不成威胁。因此，在以色列

占领巴勒斯坦大片土地且不愿放弃，而

且以色列内部存在强大的反对建立独

立巴勒斯坦国力量的情况下，巴勒斯坦

建立独立国家的愿望难以实现。这是

双方难以实现和平的根本原因。

巴勒斯坦内部分裂严重，也是阻碍

巴以达成和平的不可忽视的因素。一个

历史上从来没有建立过自己独立国家、

力量原本就相当薄弱的族群，若想在当

下纷繁芜杂的中东政治图景中建立自己

的独立国家，务必要团结一致形成合力。

但巴勒斯坦人现在面临的残酷事

实是，其第一和第二大政治派别，也就

是法塔赫（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和

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自2006 年

以来一直深处分裂之中。哈马斯控制着

加沙地带，法塔赫则在部分约旦河西岸

地区行使自治权并主导巴勒斯坦政府。

迄今二者仍然没有冰释前嫌，仍然处于

相当尖锐的对抗之中。

从历史来看，1991 年“马德里和

会”开启中东和平进程的头几年，中东

和平进程其实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随着

1995 年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身亡，巴

以和平进程开始陷入僵局。在这种情况

下，许多蒙受了巨大苦难的巴勒斯坦人

再次燃起了对以色列斗争的意愿。

哈马斯就是乘着这股思潮崛起的

一股政治力量。哈马斯的政治纲领不承

认以色列是一个合法的国家，因此主张

通过军事斗争对以色列进行打击。2007

年以来的巴以冲突，绝大部分都是加沙

地区和以色列的冲突，是哈马斯武装力

量与以色列之间的对抗。哈马斯也希望

通过这种策略获得更多巴勒斯坦人的

支持，在巴勒斯坦的政治系统里发挥更

大的作用。在以色列这边，哈马斯被定

义成对以色列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恐

怖组织，是需要打击的对象。

南风窗：我们回到这场战争的起点，

发动战争总是需要找到一个借口来获得合

法性，但此次哈以冲突以一场针对平民的

袭击开场，不仅全然不符合现代社会关于

战争不应伤害平民的伦理观，而且立刻让

哈马斯陷于不义的境地。哈马斯为什么要

冒着舆论风险发动一场“不义的战争”？它

发动战争的理由是什么？

范鸿达：按照哈马斯自己的最初说

法，发动 10月 7日袭击是为了回应以

色列“亵渎”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

对加沙地带的封锁、以色列定居点的扩

张和其定居者的暴力行为，以及数十年

来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暴行。后来哈

马斯一位最高领导机构成员又说，是

为了唤起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

注。的确，近些年来巴勒斯坦问题在中

东日益被边缘化，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

希望日益渺茫，这也是一个客观事实。

我相信哈马斯自己陈述的发动袭

击的理由都可以成立，也就是说都存在

其合理性。但是我也相信，面对巴以和

平困局以及巴勒斯坦内部的政治分裂，

哈马斯发动袭击也有给自己争取加分之

嫌，特别是在巴勒斯坦内部面临政治选

举的情况下，这一点更有可能。至于传

在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大片土
地且不愿放弃，而且以色列内
部存在强大的反对建立独立
巴勒斯坦国力量的情况下，巴
勒斯坦建立独立国家的愿望
难以实现。这是双方难以实现
和平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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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中的有外部力量推动哈马斯发动了此

次袭击，也不能完全排除。

哈马斯10月 7日针对以色列境内平

民的大规模杀害与扣为人质，是与本来非

常正义的巴勒斯坦解放事业背道而驰的，

因为这肯定会给巴勒斯坦人带来污点。

而且，根据以往的经验，以色列也

肯定会因为 10月 7日受袭而对巴勒斯

坦人展开猛烈的军事行动，并肯定会造

成大量的巴勒斯坦平民伤亡。尽管如此，

哈马斯等加沙力量仍然发动 10月 7日

袭击，这显然是损人不利己的自杀行为。

而且，承担因此而带来的苦难的主体人

群是双方的平民，特别是巴勒斯坦平民。

这次哈马斯明知会遭到报复性打

击但仍然主动对以色列发起袭击，显然

与它低估了以色列的报复程度有关。以

往以色列和加沙曾经进行过人质和在押

人员在数量上非常不对等的互换，也就

是说，以色列曾为了救回自己的一个人

质而会释放众多被关押的巴勒斯坦人。

根据以往以色列对自己国民生命的

重视程度，这次哈马斯及其他加沙武装很

可能高估了从以色列带回的 241名人质

的作用，他们极可能认为有人质在手，以

色列不至于会对自己赶尽杀绝。但是显然，

哈马斯严重低估了10月 7日袭击带给以

色列人特别是犹太人的刺激和创伤程度。

南风窗：从视频资料来看，哈马斯

的士兵们在攻击平民时看起来非常亢奋，

并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这也许说明，

在哈马斯的士兵眼中，攻击平民的行为或

许有着某种正义观的支撑。在你看来，他

们的“正义叙事”是什么？以色列方面呢，

又是如何看待哈马斯的？

范鸿达：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历经

多年的冲突和战争，在巴勒斯坦人、特

别是巴勒斯坦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和犹

太人特别是以色列境内的犹太人之间，

整体而言已经形成了仇视定律，基本是

把对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二者之间的

互相伤害欲望相当强烈。

我在巴勒斯坦做田野调查时，曾

经在希伯伦大学专门问过巴勒斯坦大学

生，如果他们在自己的地盘发现犹太人

会怎么办，他们告诉我说，会攻击甚至

杀死犹太人。同样，当我告诉以色列的

犹太人同事我去了西岸地区后，同事惊

讶不已，认为我竟然敢去那样的恐怖之

地，是疯狂之举。当然，在西岸地区，

我也看到一些犹太人定居者对当地巴勒

斯坦人的攻击和伤害行为，在以色列境

内也存在显而易见的犹太人和被称为

“阿拉伯人”但绝大部分是巴勒斯坦人

的居民之间的阶层差异。

对于很多巴勒斯坦人而言，攻击犹

太人并迫使其做出让步，是巴勒斯坦解

放事业的组成部分，是建立独立巴勒斯

坦国的必然步骤，因此这样的攻击是值

得赞赏的。对于很多犹太人而言，攻击

巴勒斯坦人、坚守所占领的巴勒斯坦土

地，是对其犹太教宗教信仰的遵守，也

是国家安全之所需。对于一些犹太人特

别是西岸定居点上的犹太人而言，驱赶

巴勒斯坦人离开其居住地几乎已经成

为一种内在的使命。不得不说，双方都

有很多人把攻击对方视为正义之举。

南风窗：这种仇恨从何而来，为什

么至今仍未消弭？

范鸿达：巴勒斯坦人认为自己的土

地被侵占，资源被掠夺，还要时不时受

到以色列的欺辱。以色列这边则认为自

己是按照联合国决议成立的国家，合理

合法，而且通过自己几十年的努力改变

了这片土地的面貌，在这里生存具有完

全的正当性，不应该受到巴勒斯坦人的

挑衅。不管是在巴勒斯坦还是在以色列，

历史仇恨都已经被作为特殊日子加以铭

记。在巴勒斯坦有针对土地丧失和对以

色列战争失败的“灾难日”纪念，在以

色列则有对从约旦手中夺得东耶路撒冷

从而犹太人再次掌握整个耶路撒冷的“耶

路撒冷日”庆祝，当然以色列还有对“大

流散”、“反犹主义”和“大屠杀”的集体

记忆。可以说，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

更令人担忧的是，不管是巴勒斯坦

还是以色列，从幼儿开始都还在加强对

对方的仇视教育，双方长期冲突造成的

血泪历史，让以色列和哈马斯完全不愁

案例和素材。作为一个主张对以色列进

行军事斗争的政治组织，哈马斯在灌输

仇恨教育这件事上做得尤为突出，加沙

地区相对封闭的信息环境，也让哈马斯

的仇恨教育起到了明显效果。

犹太人也一再强调哈马斯的残忍

性，比如前不久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的支持巴勒斯坦的集会上，我目睹了一

位犹太青年与之针锋相对，高举一个写

有“我们必须攻击地球上的任何一个犹

太人（引自哈马斯官方文件）”的牌子。

我在约旦河西岸调研时，也曾在交通要

道上看到“犹太人不准入内”的牌子。

从这种情况来看，巴以双方深重的仇恨，

现在还看不到消弭的希望。

难解的矛盾

南风窗：战事发展到现在，双方内部，

特别是平民，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和态度是

怎样的？

范鸿达：对于长期遭受以色列压制

和严密控制的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

历经多年的冲突和战争，在巴
勒斯坦人、特别是巴勒斯坦境
内的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特
别是以色列境内的犹太人之
间，整体而言已经形成了仇视
定律，基本是把对方视为眼中
钉肉中刺。二者之间的互相伤
害欲望相当强烈。

思想与对话 │ Thought & Dialogue122



斯坦人来讲，10月 7日对以色列造成重

大伤亡的袭击是自己的一个重大胜利。

它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巴勒斯坦人对以

色列几乎无能为力的神话。所以我们看

到，袭击发生当天，不仅加沙地区的民众，

而且约旦河西岸乃至伊斯兰世界的许多

人，都在为这场胜利欢呼。当然，在短

时间内，这次袭击的主导者哈马斯在巴

勒斯坦人中的影响力也有了上升。

但是随着以色列对加沙猛烈报复

和打击的延续，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不得

不再次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以色列是

一个难以通过军事手段战胜的对手，而

且是一个恐怖对手。

这样，10月 7日袭击带来的狂欢

之情，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中间迅速逝

去，取而代之的是对自己命运的深切且

日益加重的担忧。在巴勒斯坦人中间，

长期存在的对政治势力特别是领导者

的不满，也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的巴

勒斯坦人日益质疑，哈马斯为什么要在

明知道会遭到以色列沉重报复的情况

下，还发动 10月7日袭击。

对以色列人特别是其中的犹太人而

言，10月 7日遭受的袭击是一个国家灾

难，它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以色列相对

于巴勒斯坦的安全神话，从而使得众多

以色列人特别是其中的犹太人产生深深

的安全恐惧，有关纳粹大屠杀和 1973

年“赎罪日”战争的沉痛历史记忆立刻

涌现出来。如果说纳粹时期的犹太人还

没有力量保卫自己，那么如今的以色列

已经今非昔比，因此，以色列上下形成

了对哈马斯强烈的报复欲望，特别是在

自己占有绝对优势力量的情况下。因此，

不管国际社会如何呼吁，以色列展开了

对加沙的猛烈报复行动，摧毁加沙的武

装组织是以色列上下统一的基本观点。

不过，以色列国内自10月7日以来，

也一直没有停止对国内政治特别是对内

塔尼亚胡总理本人的批判，认为这位因

为司法改革导致国家分裂加剧的领导人

也要为这场国家悲剧承担不可推卸的

责任，因此呼吁他下台甚至要他立即接

受审判的呼声也不绝于耳。

当然，可以预见的是，战争之后以

色列会有一些人要因为10月 7日的国家

灾难而被问责。显而易见，民众的如此

看法会对目前仍在进行的加沙—以色列

战争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很可能，随

着战争的延续，以色列民众和内塔尼亚

胡总理等国家决策者的分歧会越来越大。

南风窗：巴以之间达成和平的希望

在哪？

范鸿达：短期来看，双方的矛盾还

看不到消除的希望。国际社会的普遍共

识仍是通过“两国方案”解决巴勒斯坦

问题，这也是巴以双方努力的方向。但

这个方案的问题在于，巴勒斯坦会在哪

些土地上建国。如果以联合国 242 号

等相关决议为标准，以1967年第三次

中东战争之前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

冷为首都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如今

的以色列不可能答应，因为那时的边界

线和现在以色列实际控制区域相差太

大，这不仅意味着大量以色列人要搬迁，

而且也被视为是以色列国家利益的重大

损失，必然会遭到大量以色列民众的反

对，以色列的决策层也不敢做出这么大

的妥协。事实上，直到今天，以色列国

内仍然对以“两国方案”解决巴勒斯坦

问题存在明显的分歧。但是就如同 10

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暴力袭击所显

示的那样，巴勒斯坦问题的悬而未决也

一定会是以色列的安全隐患。

因此，不管是以色列还是巴勒斯坦，

都要更为务实地看待巴勒斯坦问题。国

际力量也要公平合理地介入巴勒斯坦问

题，而且不能把这个问题作为实现自己利

益的工具。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需要内外

合力，不如此，巴以和平将难以降临。

随着战争的延续，以色列民众
和内塔尼亚胡总理等国家决策
者的分歧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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